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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的表音功能

”的音来。形声

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汉字属于表意体系文

字，但它也朝着表音化方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而形声字正是这种

努力的结果。就表音方面来说，形声字的声符为人们认读汉字的

字音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沐”、“欷”、“枫”三字，我们就可据其

声符“木”、“希，，、“风”准确地读出“

字因此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潮流。

，就与实际字音“

然而汉字向着表音化所作的努力未能彻底摆脱表意体系的束

缚，形声字也终究未能成为纯粹的表音文字。并且发展至今，形声

字声符表音的功能已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不少声符已不能准确地

表示字音，如“桔”字，要是依声符“吉”读成“

”这个音来的。这于是又往往成为人们

有了距离。有些形声字的字音则与声符相去甚远，如“拐”字，光看

“另”是怎么也得不出“

慨叹汉字难以认读的一个主要问题。

要表音，却常常难以做到准确，形声字声符设置的目的和使用

的实际产生了矛盾。在现代汉字系统中，这个矛盾具体表现是怎

样的呢？声符的表音功能究竟失去了多少，还保留着多少？并且

形声字的声符又非常之多，从每个具体的声符考察，它们身上表现

出的矛盾情况又有着哪些差异呢？

为此，我们试图对形声字声符表音的复杂情况进行分析，力求

从中理出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得出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以



”头其实也非一个，小篆写法有

期为语文教学，为人们认读形声字提供便利。

汉字的数量高达 之多。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我

们的讨论只在现代常用汉字的范围内进行。关于现代常用汉字的

数量，有各种不同的统计。我们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

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基本集（

所确定的收字标准，即常用字 个（包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个，次常用字

括偏旁），共 字。汉字中有不少是多音字，为了便于讨论字音

问题，我们把一个多音字作为几个字处理，这样常用字便为

个，次常用字为 个。个，共计

多现代常用汉字中形声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在这

字的数量。

凡一半表示意义、一半表示声音的合体字就是形声字，统计数

量似乎应该不难。然而实际上辨认形声字并非一件易事。一种情

况是，形声字与会意字常常混淆，如“速”、“竦”两字，“从立从束”的

会意字“竦”和“从立束声”的形声字“速”形体结构特点是差不多

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字常常是怎么看也觉得它们不像形声字，如

“成（从戊丁声）”、“席（从巾庶省声）”、“烛（从火蜀声）”等。

由于目的不在讨论汉字的源流演变，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

们给形声字划定了这样的范围：即这里所说的形声字是指那些在

形体上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形声字结构特点（尤其是声符的特点）

的汉字。下面就一些具体情况略作说明。

”头，似乎是同声符的，其实“赛、寨”是“从塞省声”，

第一，凡是省声的形声字，一般都把它们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

外，如“恬（从心甜省声）”、“炊（从火吹省声）”等。这类字的声符在

形体上已遭到彻底的破坏，剩下的部分根本不能表音。它们实际

上已不再具有声符的资格了。如“塞、赛、寨”和“寒、骞、蹇”，它们

都共有一个“

“骞、蹇”是“从寒省声”（两个“

荥、萦、别）。也有个别情况作了另外的处理。如“莹、萤、营、茔



莺、茕、荣”等字都“从荧省声”，但人们也往往觉得它们的声符就是

。因为不像前面的“

个），我们就仍把这些字看作一般的形声字。

”有混淆两类不同字音的可能，且“从荧

省声”的字有不少（

第二，由于隶变而使声符变形的形声字，一般也都不再讨论它

们。隶变是汉字形体的一次大变革，它使得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已

很难辨认或无从辨认了（上述省声字也属于受隶变影响的一种情

况）。其中有的是从声符和形符的配合部位很难找出声符，如“游

（从 声）”、“黄（从田炗声）”；有的是声符的形体变化很大而看不

出它代表什么音，如“存（从子才声）”、“孝（从子爻声）”；有的声符

和形符形体上互相纠缠以至分不出部位。如“重（从壬东声）”、“贼

（从戈则声）”。不过也有一些形声字，虽然在部位的配合上有些变

化，但人们一般还是比较容易看出它们的声符所在，如“荆（从艹刑

声）”、“修（从彡攸声）”等，我们就不把它们和“游”、“存”等同样处

理了。

第三，由于简化而形体上失去了形声字特点的简化字也都排

除出讨论的范围。简化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有极

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同时它对六书造字原则也有很大突破。简化

使得有些形声字声符变形，如“潜（潛）”、“团（圑）”、“树（樹）”、“竖

（竪）”；也简省了许多声符的形体，如“标（標）”、“际（際）”、“疟

瘧

、“赵（趙）”等，更不能算是形声

“触（觸）”。这类字显然都失去了形声字的表音功能。至于

那些改用会意方法造出来的简化字，如“泪（涙）”、“阳（陽）”等，以

及用新创符号的简化字如“邓（鄧

字了。当然也有许多简化字并没有因简化而影响声符的表音作

用，如只简化或改换形旁的“报（報）”、“肮（骯）”等，或整个地简化、

改换声符的“垫（墊）”、“诌（謅）”、“据（據）”、“犹（猶）”等，它们自然

都还保留着形声字的特点。

和“增声会意字”（如

总之，我们的讨论是紧紧围绕着表音这个要素来进行的，所以

那些归类还有歧见的“亦声字”（如“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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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常用字的

个次常用字的

“碧”），也就都列入讨论范围。至于一些看不出什么表音迹象，而

人们对它们的造字方法认识还不够清楚，或者说还有分歧的字如

“倜”、“罹”、“旭”等，则就把它们暂时置于一边。

在对辨认确定形声字作了这样一些变通的处理之后，我们对

前述的现代常用汉字进行统计得出：常用字中的形声字为

个，

，次常用字中形声字为

，全部形声字共计

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一批不

少的字排除在形声字之外（常用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小于次常用字

中的比例，说明仅因简化原因被排除的就不少），汉字中形声字所

占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多个形声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在上述

字中，起着表示字的读音的声符究竟有多少呢？

以“薄”为

形声字是以一形一声为结构原则的，即每个字都由一个形符

和一个声符组成。倘按这一原则去分析，那得出来的声符数目将

非常之多。因为形声字有一类是在形声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即把原来的一个形声字整个地拿来作声符而构造出一个新的形声

字。如“邪”的声符是“牙”，而“琊”的声符又是“邪”；“礴

”为声，“ ”以“甫”为声。然而在

”中起着表音作用的最基本的因素只是

声，“薄”以“溥”为声，“溥”以“

琊、邪”和“礴、薄、溥

”这一“牙”和“甫”，不妨称它们为基本声符，而把“邪”、“薄、溥、

类称为后起声符。

分析声符情况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对人们认读形声字有所帮

助，从方便掌握的角度考虑，所归纳出来的声符当然是越少越好。

因此我们所称声符大多指那些基本声符，而把形声字一形一声的

结构原则暂置一边。

与此相反还有另一种情况。有许多字，在分析的时候，并不像

上面一样析出它们的基本声符。如“蔽、弊、憋、鳖”，我们只把“敝”

个，占全部

个，占全部

占常用字总字数



个，而只在次常用字中出现的声符为 个，如

”的声符“丯 ，草类，不是“丰收”

作为它们的声符，而不再进一步析出“

“

”这样一个基本声符。

”在现代常用汉字中并不以单字的形式出现，如果单独列出，只

”，至于“

会增加掌握上的负担。这样处理的目的，与前面所说是一致的。

只有当不析出基本声符就不足以揭示声符的全部情况时，我们才

不再考虑声符是否单独成字的问题。如“契、楔、挈”等字，本来以

“契”作声符即可，然而因为字表中还收了“恝、瘛”两字，我们就只

得把声符分析到“

的“丰”，今已废而不用）”就不再析出了。

作为一个表音的成分，我们还注意到使归纳出来的声符和形

声字在表音上尽可能一致。因此把“胡”、“邦”这样一些后起声符

也作为一个独用的声符附在它们的基本声符“古”、“丰”之后列出。

这样，“葫、瑚、蝴、糊、湖”和“绑、帮、梆”等字与声符的联系也就较

紧密了。

多形声字中归纳出来的声

见后附录：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表）。常用字

根据上述的处理办法，我们从

符总数为

中的声符为

磬、罄）”、“霸（灞）”、“卡（佧、咔、胩）”、“耒（诔）”、“弘（泓

“彭（澍）”等。这些声符，有的在常用字中就以单字的身份出现了

（如“霸”、“卡”），有的则在次常用字中作为单字（如“耒”、“弘”），有

的则不作为单字（如“殸”、“尌”）。

”看着像是

需略作说明的是，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有些声符与别的字或

声符混同了。如“裕、欲、峪、浴”中的“谷”不是“山谷”的“谷”，小篆

中两者写法不同；“研、妍、形、刑”中的“开”本来写作“鲿”，而不是

“开关”的“开”；“读、椟、赎、续”中的“卖”也是隶变使它与“买卖”的

“賣”混同，再经简化就成了“卖”；“贮、苎、伫”中的“

“宣”的简写，其实它是从“宁”简化而来（“宁”也不是“安宁”的

“宁”，“柠、狞、泞”中的“宁”是从“寧”简化来的）。还有，“怪”的声

符“圣”也不是“神圣”的“圣”（它从“聖”简化而来，是“柽、蛏”的声

、



当我们掌握了这

符）”；“峦、栾、恋、变”的声符“亦”由于简化（繁体作“ 而和“奕、

弈”的“亦”同形了。以上声符形体的混同，也往往容易使人们读错

字音，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多个声符的读音后，能否读出

个形声字的音呢？事情显然没有这般令人满意。有部分声符，它

”，那么“鄂、谔　

们只表示一个音节，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声符而读出由它们组成的

萼、愕、腭、绝大多数的形声字的音，如“咢”音“

锷、鹗、颚、鳄”都可读“

也都读“历”的“

”而不至出错，“沥、坜、苈、呖、枥、疬、雳”

”音（也有少数声符虽只表示一个音节，但这个声

音与声符的读音并不一致，如“角 、“县

读“

”组成“确”、“悬”却

。而更多的声符，它们都表示着两个或两个以

个的音节：

上的音节，当我们根据声符认读字音时，就得在几种可能的音中作

出选择，于是它们的表音作用也就大为削弱了。如“各”这个声符，

就表示了多达



可以推想，最初创造形声字所选用的声符与所表示的字音当

然是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很难找到完全同音的字作声符，也只

能使用音近的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声符表音的情况出现了纷

繁复杂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在汉字本身的局限性（不是分析音素

的符号），而主要、直接的原因是古今语音的变化。同一音符的形

声字，在语音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分道扬镳分化成几组不同的音，有

的音与声符已经相隔很远了。然而只要我们仔细探求，这些音与

我们把全部声符和它们表示音节的情况作了如下的统计：

续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字，此外如以

声符之间仍然可见读音的联系。如“波”以“皮”为声，因为“波”在

古音中与“皮”同韵，都是歌部字，而且声母也很接近，“波”是帮母

字，而“皮”是并母字；“霓”以“兒”为声，“兒”在古音中和“霓”同韵，

都是支部字。声符与所表示的各个不同的音节，大都可找到这种

语音上演变的关系。当然此处的目的不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

们只是从分析普通话音节的角度出发，把声符与所表示音节在声

母、韵母上不一致的主要情况列出来以说明问题。

我们还准备对声符和所组成的形声字的关系作进一步

的分析。

构成整个形声字系统的时候，每个声符的使用频率并不都是

一样的。从我们已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有的声符就参与组成了

个字，以“者”为声的字有

个甚至更多的形声字，如以“各”为声的有

“工”为声的有 个字。而有相当一

个字的音，如“上（让）”、“人（认）”、部分声符，它们则只表示少到

“虐（谑）”等。我们对全部声符与所组成的形声字的关系分析得出

了如下的统计：

情况作了进一步考察，得出下面的统计结果：

多个形声字和它们的声符在声母、韵母上的异同我们对



声，”声。再如“锶、缌”从的是“思”的“

说明：有些声符本身就存在着多音的情况，如“查”有“ 两读。、“　　

我们把“喳、渣”和“楂、猹”都归入与声符声韵相同的类中去了，因为“喳、渣”

从的是“

声。这些形声字读音有时不能确定，责任恐怕还

”声，“楂、猹”从的是“

“腮、鳃”从的是“思”的“

不全在形声字本身。

从上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就声韵情况来说，与声符声韵全

异的形声字是很少的。在声韵两部分有同有异的情况中，同韵异

声的比同声异韵的要多得多，这说明声符与字音的联系，迭韵相通

比双声相通更为常见。与声符声韵全同的则几乎占半数，如果不

考虑声调的因素，声符与形声字音读的一致性显然还是很强的。

人们造字之初，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声调的问题（对声调

的研究还只始于很晚的南北朝），再由于古今声调的变化，形声字

在声调上与声符有着许多差异。下面是全部形声字中字音与声符

读音同调和异调情况的统计：



多个声符中，能符合这两方面要求的却并不多。

遑、徨、鳇、湟、

。并且在与声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统计可以看出，即使在今天，声符的

表音作用还仍然是不容小视的。即使把声调的因素也考虑进去，

与声符声韵调相同的形声字也占形声字全部的

读，“和”有“ 个

符声调有不同的形声字中，有相当一批是多音字，如“伽”有“

读，两个字都有

音与声符有异，而这种声符与字音不一致的情况，显然是不能归咎

于声符的。

上面分别分析了声符与所表示音节、声符与所组成形声

字的关系，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考察，我们认为：一个理想

的声符应该是既表音确定而又使用频率较高的，也即一个声符表

示音节的数量应求其少，组成形声字的数量则应求其多。

然而在

个音节，但它们所组成的形声字也很少，甚

个；而一些声符虽然可组成

很多声符虽然只表示

至只有 个字，但又惜乎这些字

以上的形声字，如“皇”只有“

却分别属于几个乃至几十个不同的音。只有少数几个声符才表示

个音节且又组成 音，从

篁“皇”声的字有“凰、蝗、惶、煌 隍”等；“敖”只有

个字声调有异）”等。还有“米

音，从“敖”声的字有“熬、聱、鳌、螯、獒、嗷、遨、廒、傲、鏊、骜

、“付”、“居”、“胡”、“卢”、“马”（后

等声符也都是只表示 个以上形声字的。此外个音节并组成

像“巴”、“其”、“比”、“俞” 个音节

同时组成 个）。

、“票”、“方”、“同”等声符是表示

个以上形声字的（其中以“比”为声的有



通过以上对形声字声符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

识。

首先，我们认为，对汉字形声字声符系统作出上述分析

是有益的。尽管上述分析未必全面和尚嫌肤浅，但它还是帮助我

们对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以往在改革文字、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

过分强调或夸大了形声字声符在表音方面的局限性。应该说，即

使拼音文字也还是有书写与语音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只不过汉字

这方面的问题比拼音文字更为突出罢了。形声字这类表音的文字

到现在也不是完全丧失了表音的功能，这一点前述分析已经明确。

在许多时候，声符表音的优点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至于形声字

在表意方面的优点就不在这里说了）。汉字无疑将长期存在，在使

用中我们就不能忽略形声字的优点，就还得重视、利用并发挥声符

表音的积极作用。我们对声符情况的分析，就是为了让我们对声

符表音作用能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　

了解声符系统的情况，对于语文教学来说自有它的实用

性。我们不能不看到人们在认读汉字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

识字这一关，不仅小学没能突破，就是中学，甚至大学，也仍然有一

个扫除“拦路虎”的问题。识字教学中，声符的这根“拐棍”是不能

不利用的（当然是有限制地利用）。虽然不能完全做到“认字凭半

边”，但还是可以借助声符去掌握一大批字的读音。这比一个一个

地去认读掌握生字效率自然要高。从另一个方面说，了解声符表

音的具体情况，对于避免因声符类推（事实上，人们在认字时常常

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声符的影响的）而读错字音，也有其积极作用。

如我们知道了“辟”这个声符表示了“ 个音节，那

”，从“亻

么就可以把“辟”所组成的形声字按形符加以分类区别：从“土

（壁）、月（臂）、辶（避）、艹（薜）、玉（璧）、衣（襞）”的读“

扌（擗）、疒（癖）”的读（僻）、言（譬）、雨（霹）、刀（劈）、瓦（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劇”、“据“剧

，从“手（擘）、木（檗）”的读“

的读“

，从“金（鐾）、月（臂，念轻声）”

。这也是比一个一个地去记更易于掌握的。

汉字的简化确实对形声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前面

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已经完成的简化过程中形声字的一些

变化情况，对回顾汉字简化的历程，对汉字进一步简化和全面整理

是有好处的。

简化过程中，一种情况是，形声字的数目有所减少，因为简化

有时顾不上六书的造字原则，一些形声字突破了形声的框架（当然

也有用新造形声字代替会意字的情况）。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就

是简化使得声符精简了不少的一批（常用字中的声符比次常用字

的声符少了近 个）。这种精简是通过替换声符的办法实现的

（有新采用声符和利用旧有声符的两类，后者是主要的）。如“溝、

構、購”用“勾”换成了“沟、构、购”，“種、腫、鐘”用“中”换成了“种、

肿、钟”。这样，声符数目减少了，更利于人们掌握，同时也提高了

一部分声符的使用频率。如果还需进一步简化汉字的话，可以更

多地考虑采用精简声符的办法，如表示“

傭”、

”音的那么多个声符，实

在是有再作精简合并的必要。此外，针对已有的简化字声符还有

在声韵调的方面与字音不大贴近的情况，如“拥一擁”、“佣

據”，还要注意用以替换的声符与所表示字音的完

全一致性。

附录：

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表

说明：声符下加点号的只出现在次常用字中，后加星号的是附

在前面声符后的后起声符。有部分声符不能单独成字，选列包含该

声符的形声字并下加曲线表示，既免电脑造字的烦难，更便于联系

该声符的组字情况。

札八巴霸派马麻发伐大塌沓它那拿剌赖 卡查乍臿茶差叉杀



骨鼓库户虎互乎主竹 （“伫”的声符，音土兔奴鲁卢鹿录古胡

沙匝丫亚牙加甲叚家 孛钹叵莫末我多朵毛戛下瓦瓜夸化刷

罗蠃果国呙过殻圣（“怪”的声符，音 火蒦或霍卓弱若左坐索

拶躐月龠戉爵角矍血雪虐 衣壹益易以邑矣义宜姬意乙医已

译夷伊異弋亦吉既祭及己几即季脊 蓟畟耤乞气齐七奇咠其隙

妻戚契漆西奚佾習析喜希息夕悉羲犀昔篪畐敝比匕畀必笔啚辟皮

米弟帝狄氏尼逆力历 立隶丽里利［黎 离栗厉戾嫠豐吏知制

支只之志嚏直至卮陟质赤斥尺蚩世筮仕濕市式史时十

氏矢虱食［饣］失师是石示子兹姊自此次刺四巳丝斯司思厶寺尔耳

屋亏（污的声符，不是“亏损”的亏）乌巫无吴午武勿兀

戊敄五务布卜不普牟穆母木目坴复服弗夫付伏父孚阜幞甫毒秃度

朱豕出厨畜刍需叔疋疏 尌孰术庶蜀殳如辱族卒足粟宿素肃

於于禺余俞鱼予聿育矞谷（“裕”的声符，音 卖（“续”的声

白百麦买代带台太泰乃奈来丐开亥害率宰在

鉧车射舍佘舌仄责则册色 （“节”的声符，音

鄂厄得德乐么各哥戈鬲革克科可壳壑隺盍合禾曷叕者折

耶夜业曳也皆介

蔑葉圼臬聂列戒疌桀郄妾且写燮解别 （“氕”的声符，音

与兴（“举”的声符，“与”繁体“與”作偏旁的简化形式）臾

窳禹羽玉句巨居具臭局菊遽瞿区曲取去虚女虑吕旅捋

采才夬

爱艾拜

贝卑北

①括号内的声符是括号前声符的不同形体。

癸会回灰惠彗追隹垂蕤惢畏威尾危尉微对队兑退归规贵鬼圭弅

）美眉每非肥内雷耒畾累黑委未为韦胃备鞴市（“沛”的声符，音

符，音

束

兒而二

止执旨耆

锁朔



匋瑙脑老］召

辩

毛岛刀［敖奥包保暴鸨矛卯留

豪颢号兆朝爪巢勺少早蚤皂曹操谣夭舀要么肴尧敫

最隋遂岁衰

劳高告皋羔

咅某豆斗兜娄交角焦觉乔肖孝猋表麃票苗刁吊条尿鸟了尞

安斑半般爿［丬

陋勾冓口寇后侯州纣周臭丑雔寿守首受柔奏走叟酉攸由幼尤有右

九臼就咎秋囚求丘酋秀休

丹炭覃难南兰览亦（“峦”的声符）干甘敢

廛扇善山然冉赞簪昝参餐彡三散炎延焉彦

）见柬［练］检监兼间

欠浅千前遣臽咸献先闲鲜燹县谶便扁弁边卞免面丐典

宴言艳雁厌奄严衍沿开（“妍”的声符，音

建荐坚肩

幽翏丢流刘久

曼满凡樊番反繁单旦亶

赣翰函占詹展斩产搀孱

丙并並平明名冥定丁廷亭宁灵霝令另

幸兵婴膺萤盈嬴京井径敬竟青顷匆从囱雍永邕用庸同凶兄

中充虫容戎宗总冬东动仝同童农龙隆工公弓共孔厷弘重熏

曾成呈圣生星豐奉封登腾亨争正郑更庚乘朋彭蒙孟瞢丰邦

王匡 光广黄皇庄巷向相象乡亡羊梁两良强夅畺襄囊

当宕唐冈康亢行章长丈昌尝上商尚臧仓桑央扬印莽方旁

黾蔺磷林今金［钅］晋斤尽谨秦亲侵禽辛心卂云允匀军君囷夋寻旬

音因恩 寅引阴冘印隐垔喦淫宾禀频品聘民春舜闰尊寸孙隼

辰甚申深人壬刃文昷盾屯仑衮昆困昏圂享（“淳”的声符，音

本奔贲门奋粪分艮亘肯真贞珍原怨爰员隽龹肙泉犬全玄宣旋

］算蒜元袁川［殿田天忝辇连丸段断湍官彖獾贯宽缳换专串患



的意义及演变

二“上”、“下”双音节形式

双音节的“上”、“下”，是指和方位词“上”、“下”意义相当

的“上面”、“上边”、“上头”、“下面”、“下边”、“下头”、“底下”等词。

对于这些词各语法学家有不同的论述，我们举两家最有代表性的

说法。丁声树等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认为“方位词和

‘边、面、头’结合起来造成复合方位词”。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

义》基本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朱先生更进一步的把单音节的“上、

下”等称为单纯方位词，而把“上面、下面、上边、下边⋯⋯”等称作

合成方位词。并指出方位词后头的“面、边、头”是后缀。张斌、胡

裕树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在他们合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也

将方位词分为单纯的和合成的，但对合成方位词的认定和前面谈

到的两本书不同。《现代汉语》教材中把在方位词前加“以”、“之”

所构成的词称作合成方位词，而不认为“上面、下面、上边、下边

⋯⋯”等是方位词。另外，也有人将上述两种说法加以综合，即把

方位词之前加“以”、“之”和方位词之后加“面、边、头”所构成的词

统称作合成方位词。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下面将要讨论的双音节的“上”、“下”，具体是指“上”、“下”后

面加“面、边、头”所构成的双音节词，还包括一个和它们在构词上

有差异的“底下”，我们称之为“‘上’、‘下’的双音节形式”。之所以

不用传统的“合成方位词”这一术语，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

我们谈论的只是“上”、“下”两个方位词的意义，而不是谈所有方位

的归类问题。更主要的一点是，这些词在意义上和“上”、“下”基本

相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用“上”、“下”替换，而“以上、以下、之



代。而其他句法位置上一般只能用双音节方位词。

上、之下”这几个词却不能用“上”、“下”替换，因此我们不加讨论。

“上”、“下”双音节形式的使用

吕叔湘先生曾经对表示相同意义的单音节和双音节方位词做

。得出了以下结论：过十万字语料的统计研究（吴之翰，

在名词及介词后边的单音节方位词可以用双音节的同义方位词替

）单音节方

位词用在介词之后有限制，双音节方位词用在介词之后不受什么

限制。但“往”、“朝”、“向”后多用单音节方位词，“在”后面多用双

音节方位词。 表示“泛向性”的基本上是双音节的方位词。

系。

用单音的还是双音的方位词，和前面名词的音节数目没有很大关

双音节方位词在口语中使用，单音节方位词多在书面语中

使用。就“上”、“下”来看，其双音节形式的特点基本上和吕先生所

概括的是一致的。

，发现这几个词在使用频率上很有特点。

从理论上讲，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上”、“下”的双音节形式应该

包括“上面”、“上边”、“上头”、“下面”、“下边”、“下头”、“底下”这几

个。但在实际的语料中，这几个词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我们查

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种语料，共分为“报刊政论”、《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所依据的是

种语

，是所有“上”、“下”

“科普书刊”、“剧本和日常口语”、“文学作品”四大类。从

料的整体情况看，“上面”的使用频率为

和

的双音节形式里用频最高的。其次是“下面”和“底下”，这两个词

的用频非常接近，分别是 。余下的几个用频极

种语料中的出现次数不足低，“下边”和“下头”因在 而未被

该词典统计入内。从各词在四种不同类型的语料中使用情况看，

“上面”在四种语料中全都出现。但“上面”在“剧本和日常口语”类

学院出版社，

北京语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①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语料中的用频为 ，比“上头”的 要低，而和“上边”的

比较接近。“上头”和“上边”在其他三类中的用频都低于

词典的统计标准。“下面”和“底下”虽然在整体用频上不相上下，

但在分类用频上却有很大不同，在“报刊政论”和“科普书刊”两类

语料中，“下面”的用频高于“底下”，而在“剧本和日常口语”和“文

学作品”两类语料中，“底下”的用频要高于“下面”。

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上”、“下”的各

双音化形式在使用上有这样几个特点。吕先生曾认为双音节方位

词多在口语中使用，而单音节方位词多在书面语中使用，但从

“上”、“下”的情况来看，其单音节形式比双音节形式不仅仅在总体

使用频率上高，就是在各分类语料包括口语语料中，单音节形式的

使用频率也是大大超过双音节形式的。因此，“上”、“下”和其双音

节形式在使用语体上并无明显的对立。而“上”、“下”双音节形式

的内部却有着明显的使用语体上的不同。总体上说，“上面”、“下

面”多出现在书面语体语料中，而“上边”、“上头”、“底下”等多出现

在口语语体语料中。另一方面，“上”、“下”的双音节形式虽然有好

几个，但据我们考察，这些双音节形式在意义上并没有明显的差

异。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在谈论“上”、“下”的双音节形式时，一般

不对各个不同的双音节形式做再区分，而是将它们作为和“上”、

“下”相对应的两个集合对待。

“上”、“下”双音节形式的意义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上”、“下”的双音化形式的意义和用法基

本上是和“上”、“下”的意义相对应的。“上”、“下”的双音化形式在

句子中可以表示显性位置。例如：

橡皮人》）

穿着毛料西装和各式绸估裙服的塑料模特儿毫无生气地

呆呆望着远处屋顶上面的蓝天，（《王朔文集

玩的就是心跳》）

汪若海往黑漆漆的楼道上面看了一眼，打开门，“你一直呆

在楼道里？”（《王朔文集


